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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回
老家，聽家人說
，從去年冬天到
現在，沒下過一
滴雨，雨雪奇缺
，肯定是個大旱
之年。到地裡看

看，麥苗半死不活的，長得連往年一
半高都沒有，油菜基本上旱死完了，
抓一把土捏捏，都乾成粉末了。村裡
的老人說，解放以後都沒有這麼旱過
。不能這麼乾等啊，得想辦法，於是
，我的一個九十歲出頭的堂叔出了一
個高招：求雨。

說到求雨，在我們這個靠天收的
地方，那是有着悠久歷史的。我小的
時候，還見過求雨的盛況，那是上世
紀五十年代，也是個大旱之年。村幹
部們本來是反對求雨的，說那是迷信
活動，可村民說吃飯要緊，只要能求
來雨，管他迷信不迷信。後來，幹部
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任村民
們鬧騰了一場。

我記得，一大早晨，人們都集中
在村東頭的龍王廟，一邊敲鐘，一邊
打鼓求雨，扯着嗓子高唱求雨歌。然
後，眾人抬着龍王泥像到各村遊行，
加入請龍隊伍的人，皆手執小旗，雖
烈日當頭，還不能戴草帽，腳要穿草
鞋或蒲鞋，表示虔誠，以感動龍王。
遊行回來後，還要當眾燒掉一個用紙
糊的叫旱魃的怪物。如果三天內還不
下雨，就把龍王抬到外邊曬，讓祂老
人家也嘗嘗乾旱的味道。後來又過了

多少天才下雨，我忘了。反正那年糧食是減產不少，因
為餓肚子個人的記憶最難忘。

其實，誰都知道，下不下雨與求雨毫無關係，這個
道理就連兩千多年前的荀子都明白。《荀子第十七‧天
論》記：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
。」意思是說，舉行求雨的祭祀便下了雨，這是為什麼
？答道：沒有什麼，就如同不舉行求雨的祭祀也下雨一
樣。

所以，對於堂叔關於求雨的建議，村幹部們只是笑
笑，就像是聽到一個遙遠的故事。堂叔無奈地搖着煙袋
走了，一邊走還一邊嘟囔着：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求雨是笑話，但抗旱卻是當務之急，要再旱個十天半
月，今年的小麥可就要絕收了。說到旱災，電視上公布
，今年全國有一億四千萬畝小麥受旱，佔小麥播種總面
積的百分之四十三，形勢很嚴峻哩。如今雖然國富民強
，家底殷實，無論如何不至於再餓死人，更不會出現像
白居易筆下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慘景，但糧
食減產，生活水平下降，則是肯定的，弄不好有些村子
就要 「返貧」，重新吃救濟。

求雨、求龍王不如求自己。說話間，大年初二，三
級政府抗旱會議就召開了，政府打井抗旱的專項資金及
時撥下來了，專業打井隊請來了，上邊指導抗旱的技術
小組也分散到各村了，鄉村幹部實行了抗旱包乾到戶責
任制，挨戶督促指導。我正月初六回城前，小麥已普遍
澆過一遍水，麥苗開始返青了，一片生機勃勃的樣子，
讓人多少放了點心。但是，說實話，旱情並未真正得到
緩解，靠抽地下水也不是長久之計，沒有個三兩場透雨
，還是不解決根本問題，老百姓心裡焦慮啊。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我不信玉皇，也不
信龍王，但仍虔誠地祈求：老天爺，眼下都立春了，歇
了一冬天，您也該上班了，趕快來場春雨吧，求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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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也許出於天氣驟
然變冷，想驅驅身上的寒氣，
加上午飯沒吃好，便跑到附近
一家甜品店要了一碗湯圓。四
個乒乓球大小的湯圓，加上琥
珀色的薑湯水，其實就已經相
當誘人了。我吃上一口，突然

勾起孩提時代在印尼吃湯圓的舊事。外婆是五代客
家僑生，大字不識一個，但對農曆的時令節氣瞭若
指掌。一到端午節、冬至及農曆新年便開始準備過
節作糕點的材料。客家人到冬至素有吃湯圓的習俗
。他們做湯圓的過程極為嚴謹，首先把摻雜在糯米
的米粒、稗子等雜穀一絲不苟地挑出來，再以印尼
特有的石盅打成純的糯米粉，然後再用細篩子篩出
細粉，放在三個小盆內，分別和成白、紅、綠三色
的糯米糰（紅的色素，綠以印尼班丹香草汁調和而
成），用手捏成小湯圓。小湯圓煮熟後，澆上班丹
香草的糖稀。人們吃頭一碗湯圓時規矩就大了，以
年齡長幼吃頭一碗，五歲吃五個，十歲吃十個，以
此類推。外婆另捏乒乓球大小的白湯圓，以薑紅糖
水煮成，專給大人吃的，父親當時四十來歲，頭一
碗的湯圓便可吃四個。回想過去的兒時趣事，迄今

仍歷歷在目。
上世紀五十年代回到北京就讀燕京大學先修班

，那時有一家小吃店設在未名湖的島亭，除供應北
京特有的燒餅油餅、炸糕大丸子外，也供應京人稱
為元宵的湯圓。梁實秋在一篇談及北京風味小吃的
一篇文章寫道： 「北京沒有湯圓，只有 『元宵』，
到了元宵季節，街上有叫賣元宵的。袁世凱稱帝時
，曾一度禁稱 『元宵』，因與 『袁消』二字同音，
改稱湯圓，可嗤也！」

北京元宵與南方湯圓的製法不同，北京元宵用
的是乾糯米粉，先將糖餡兒灑上水，在鋪滿糯米粉
的大簸箕內，像滾雪球似的滾個不停，並逐漸灑水
，這時元宵越滾越大。舊時用人工滾出來的，現在
則已機械化大量生產。北京製造元宵的過程讓我不
期然地想起北京滾煤球的老行當。

如果論湯圓餡兒多樣化，天津出的元宵數老大
，北京的元宵則數老二。記得天津的親戚大凡來北
京必捎一盒天津的元宵，其餡兒花樣之多令人垂涎
三尺，除傳統的桂花餡兒、芝麻餡兒外，有巧克力
的、奶油的，而最受大家歡迎的則是山楂餡兒的。
後來北京的稻香村向天津取經，也製作了糖餡兒花
樣眾多的元宵。一到應節的元宵一上市，稻香村各

分店早已門庭若市，人們為能在元宵節那一天吃上
熱乎乎的，又香又甜的元宵而大排長龍。

南方的湯圓以寧波的湯圓為表表者。江浙一帶
的居民嗜食酒釀湯圓，少用白糖水而用酒釀，別有
一番風味。前兩年，我到南京一遊，友人在秦淮夫
子廟設宴為我們一行人洗塵，最後一道甜品是小湯
圓。友人告訴我們說，這是南京有名的雨花石湯圓
。乍一看，湯圓在清澈的糖水中酷似雨花石，可愛
極了，令人不忍下口。

成都的賴湯圓之所以出名還頗有傳奇性。六十
多年以前在成都有一叫賴源鑫的小販，他的攤子以
賣湯圓為生。儘管他的湯圓個大且細膩，但始終打
不出名堂。後來發生了兩件事令賴湯圓名聞遐邇。
一是一輛出租車撞了賴湯圓的攤子，還撞死了一名
路人，為息事寧人，車主給賴源鑫賠了幾百塊銀元
，報紙一報道事故的地點，好奇的人紛紛前來觀看
現場；另一件事是賴源鑫以賠款租了一個舖位重新
開張，而房東的女兒不時也來幫忙招呼客人，一傳
一十傳百，說賴湯圓有一摩登的女侍應，召來不少
食客來看摩登女郎究竟長的什麼模樣。這兩件事令
賴湯圓名噪一時，不過這僅僅是傳說而已。

照例，過年又是我看片的時光。
老媽和丈母娘家裡走過以後，我就可
以安心地在家裡過大片癮了。這幾天
連續看了《媽媽咪呀》、《午夜巴塞
羅那》、《微光城市》、《本傑明‧
巴頓奇事》幾部美國喜劇片，在經濟
危機的嚴寒隆冬感受到一絲人情的溫

暖。看來也是我們命該如此，居然撞上了百年未遇的經濟
危機，蕭條似乎永無盡頭，股票和基金好像沉沒到了海底
，全世界籠罩在一片悲哀的情緒中。於是我們需要麻痹，
需要溫暖。荷里活在最需要它的時候沒有辜負人們的期望
，捧出了一籮筐溫情喜劇和科幻片，讓人們在這個嚴冬感
受到一絲溫暖。《媽媽咪呀》獲得第六十六屆金球獎最佳
音樂／喜劇片提名，主演梅麗‧斯翠普獲得第六十六屆金
球獎音樂／喜劇類最佳女主角提名，可惜最終都沒有獲獎
，但是不影響我對這部影片的喜愛。這是一部非常好玩的
音樂喜劇片，描寫一個希臘小島上以開餐館為生的一對母
女。女兒即將出嫁，她很希望自己的父親能夠親自在婚禮
當天將她的手遞到新郎手中，可惜她的媽媽從來沒有告訴
過她到底誰是她的父親。於是在出嫁之前，她偷看了媽媽
的日記，發現媽媽有三個情人都極有可能是她的親生父親
。情急之下，她根據所找到的舊信件地址，寄了三張請柬
邀請他們參加她的婚禮。在她媽媽不知道的情況下，她的
「三個爸爸」在婚禮的前一日懷着不同的心情再次回到這

個希臘小島上，引發了一場皆大歡喜的喜劇。我不僅喜歡
影片的歡鬧和溫情，更佩服主角梅麗‧斯翠普。這個年屆
六十歲的老牌明星演技實在令人嘆服，早先《克萊默夫婦
》、《法國中尉的女人》、《蘇菲的選擇》、《走出非洲
》讓我們領教了她演繹人物性格入木三分的演技，二十多
年之後，我們在《春心盪漾》、《穿普拉達的女王》更是
看到了邁入老年的梅麗‧斯翠普幾近爐火純青。在《媽媽
咪呀》裡，面對那個上串下跳、翻跟斗打虎跳的女主角，
我們只有目瞪口呆的份。誰會想到，她今年已經六十歲了
呢？誰會想到，她居然就是那個時髦不可一世的 「穿普拉
達的女王」呢？確實無愧為兩次獲得奧斯卡獎、十二次獲

得奧斯卡提名的巨星。
第二部是活迪‧阿倫的新作《午夜巴塞羅那》。活迪

‧阿倫是我喜愛的電影導演，是荷里活商業電影圈中僅有
的幾位一直堅持從事藝術創作的導演之一。他的那種帶有
強烈的幽默色彩的溫情喜劇不僅我喜歡，眾多的 「小資」
們也非常熱愛。這部《午夜巴塞羅那》當然也展現了活迪
‧阿倫一貫的風格，剛剛獲得第六十六屆金球獎音樂／喜
劇類最佳影片獎。影片講述了一個關於愛情的故事。美國
女孩維姬和克里斯蒂娜結伴來西班牙旅遊。維姬為人古板
而且即將結婚，克里斯蒂娜則思想開放、充滿好奇心。這
兩個性格相異的主人公，來到西班牙後，邂逅了一位非常
有魅力的藝術家和他美麗但很愛吃醋的前妻。隨後四個人
之間發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愛情故事。我所感興趣的是，同
樣是講述性愛，同樣是三角戀愛，但是活迪‧阿倫拍出來
總是那麼溫情，那麼幽默，顯示出了藝術品味之優雅，難
得。第三部我看的是科幻片《微光城市》。這是一部常見
的典型荷里活式的科幻片，說的是在浩劫後的未來，一座
設定只能運作二百年的地下城市建成，用於維繫人類最後
的族群。這個黑暗城市中唯一的照明就是街道上的燈泡。
隨着城市運作近二百年，停電次數越來越頻繁， 「微光城
市」裡的居民開始恐慌起來。少年莉娜和杜恩是一對好朋
友，兩人常在如迷宮般的城市地下管道中嬉戲。莉娜偶然
發現一份殘破的文件，她和杜恩將它拼湊起來，發現那竟
是走出 「微光城市」的指引！莉娜和杜恩竭盡所有勇氣和
智慧去解開其中的秘密，從而拯救了整個城市。儘管這是
荷里活典型的科幻電影套路，但是其中小女孩莉娜非常可
愛，她像羚羊一樣善於奔跑，所以她選擇了信使工作。看
着她可愛的身影在迷宮般的城市裡輕捷地奔跑，真是一種
藝術的享受。所以，當影片最後杜恩和莉娜姐妹走出黑暗
世界迎來一輪朝陽時，我的眼眶濕潤了。只要有足夠的勇
氣、智慧和毅力，任何黑暗都可以衝破，人類終將迎來曙
光。

最後一部也是科幻片，或者毋寧說是寓言片，就是剛
獲得第八十一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
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配樂、最佳改編劇本、最佳音

響效果、最佳視覺效果、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化妝、最佳
攝影、最佳服裝設計、最佳剪輯共十三項提名的《本傑明
‧巴頓奇事》。這部電影故事其實很簡單，說的是男主角
本傑明‧巴頓在一戰結束那天出生，出生時他是一個八十
多歲的老頭，然後開始倒着往回長，最後變成一個嬰兒，
安詳地死在他的情人懷裡。電影用本傑明‧巴頓和常人相
反的一生講述了人生的滄桑，講述了愛情的永恆，令人感
慨，引人感動。過去，人們說荷里活是 「夢工廠」，到荷
里活是 「尋夢」，如今我終於明白了其中的含義。人生在
世，總是有些夢幻的，這是支持人們前行的力量之一。尤
其是在目前這樣經濟陷入危機，大多數人對前景看淡的時
候，更需要溫情和歡樂。

積
極
推
進
中
日
民
間
友
好

二
○
○
五
年
秋
，
清
華
大
學
舉
辦
的
﹁東
亞
各
國
六
十
年
民
間
交
往
史
回
顧
﹂
研
討

會
，
有
全
國
許
多
高
等
院
校
和
研
究
機
構
的
學
者
專
家
出
席
，
會
議
特
意
邀
請
陳
君
實
與

會
並
演
說
。
陳
君
實
講
到
，
在
國
家
之
間
，
民
間
交
往
親
密
和
諧
，
國
家
間
的
和
平
友
好

關
係
就
有
堅
實
的
基
礎
。
從
中
日
關
係
來
說
，
我
們
堅
決
尊
重
和
維
護
史
實
，
不
忘
前
車

之
鑒
，
與
推
動
中
日
民
間
友
好
交
往
，
同
時
需
要
有
更
多
的
人
參
與
，
也
可
以
說
是
﹁匹

夫
有
責
﹂
。
他
介
紹
了
自
己
與
日
本
朋
友
的
長
期
交
往
，
尤
其
是
與
東
史
郎
的
友
情
，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二
十
年
前
，
曾
經
兩
次
參
加
過
侵
華
戰
爭
，
雙
手
沾
滿
中
國
人
鮮
血
的
日
本
老
兵
東

史
郎
，
經
過
長
期
反
省
，
幡
然
悔
悟
，
多
次
到
南
京
大
屠
殺
紀
念
館
謝
罪
，
長
跪
不
起
。

一
九
八
七
年
他
公
布
了
當
年
參
戰
時
所
寫
包
括
南
京
大
屠
殺
時
日
軍
所
犯
令
人
髮
指
暴
行

的
日
記
，
並
編
選
出
版
，
引
起
國
內
外
強
烈
反
響
。
日
記
中
記
述
犯
有
兇
殘
暴
行
的
分
隊

長
橋
本
光
治
，
竟
以
日
記
﹁不
實
﹂
、
﹁毁
損
名
譽
﹂
為
由
，
將
東
史
郎
和
出
版
商
告
上

法
庭
。
東
京
地
方
法
院
經
過
三
年
的
﹁審
理
﹂
，
認
為
東
史
郎
日
記
﹁虛
構
﹂
，
判
決

﹁被
告
﹂
敗
訴
，
各
向
橋
本
賠
償
五
十
萬
日
圓
。
東
史
郎
在
國
內

外
媒
體
及
和
平
友
好
人
士
的
支
持
下
，
提
供
強
而
有
力
的
證
據
，

上
訴
到
東
京
高
等
法
院
，
該
院
無
視
史
實
和
證
據
，
再
次
判
決
東

史
郎
敗
訴
。
陳
君
實
十
分
同
情
和
讚
賞
東
史
郎
的
正
義
行
動
，
通

過
朋
友
多
次
與
東
史
郎
聯
繫
，
支
持
他
在
法
庭
內
外
開
展
的
鬥
爭

。
東
史
郎
應
中
國
民
間
團
體
邀
請
來
南
京
、
北
京
等
地
演
講
。
陳

君
實
聞
訊
捐
助
一
筆
經
費
去
資
助
接
待
，
並
致
函
東
史
郎
，
用

﹁知
耻
近
乎
勇
﹂
，
﹁知
錯
能
改
，
善
莫
大
焉
﹂
這
些
話
來
鼓
勵

他
，
出
資
把
東
史
郎
訪
華
的
活
動
製
成
電
視
片
，
將
其
日
記
譯
成

英
文
出
版
，
讓
更
多
的
人
通
過
東
史
郎
及
其
日
記
，
了
解
和
維
護

史
實
。
期
間
，
他
還
委
託
江
蘇
省
新
聞
辦
秦
志
法
主
任
和
朱
成
山

館
長
請
東
史
郎
去
醫
院
全
面
檢
查
身
體
。

與
此
同
時
，
陳
君
實
在
香
港
聯
絡
抗
日
史
實
維
護
會
會
長
杜

學
魁
等
一
批
朋
友
，
發
動
市
民
廣
泛
簽
名
，

聲
援
東
史
郎
的
正
義
鬥
爭
。
並
資
助
杜
學
魁

會
長
在
香
港
大
學
舉
辦
﹁南
京
大
屠
殺
歷
史

見
證
會
﹂
，
邀
請
東
史
郎
來
港
見
證
演
講
。

東
史
郎
向
陳
君
實
鞠
躬
致
意
說
：
﹁您
使
我

又
一
次
感
受
到
中
國
人
民
的
博
大
胸
懷
，
我

今
天
所
做
的
如
能
補
救
當
年
的
罪
過
於
萬
一

，
我
將
十
分
欣
慰
。
﹂

後
來
，
陳
君
實
先
後
應
邀
參
加
了
﹁南
京
國
際
和
平
青
年
論

壇
﹂
、
清
華
大
學
舉
辦
的
﹁東
亞
各
國
六
十
年
民
間
交
往
史
回
顧

﹂
研
討
會
，
他
在
會
上
發
言
熱
情
讚
揚
東
史
郎
是
個
有
良
知
的
正

義
鬥
士
，
倡
議
以
南
京
和
平
青
年
論
壇
與
會
者
的
名
義
，
向
因
病

未
克
出
席
的
東
史
郎
發
電
慰
問
。
他
還
買
了
燕
窩
和
高
麗
參
，
請

另
一
日
本
朋
友
山
內
小
夜
子
轉
交
給
東
史
郎
，
祝
他
早
日
康
復
。

二
○
○
四
年
夏
天
，
年
逾
古
稀
的
陳
君
實
携
夫
人
和
女
兒
，

專
程
去
日
本
丹
後
半
島
探
望
了
東
史
郎
。
當
他
緊
握
這
位
身
負
絕

症
和
政
治
迫
害
雙
重
折
磨
的
九
旬
老
友
雙
手
時
，
兩
人
都
激
動
不

已
。

東
史
郎
深
情
地
說
，
你
和
許
多
中
國
朋
友
支
援
鼓
勵
，
我
一

直
銘
記
於
心
，
只
要
我
一
息
尚
存
，
決
不
會
向
掩
蓋
史
實
真
相
的

邪
惡
勢
力
低
頭
。
陳
君
實
說
，
我
不
僅
是
作
為
您
的
朋
友
，
而
且
是
作
為
中
國
人
民
的
一

員
來
看
望
您
、
支
持
您
的
。
日
本
侵
華
戰
爭
，
給
我
們
帶
來
的
災
難
永
世
難
忘
。
但
是
，

我
們
更
多
的
是
着
眼
於
未
來
，
不
讓
歷
史
的
悲
劇
在
下
一
代
身
上
重
演
。
希
望
有
更
多
的

日
本
有
識
之
士
能
像
您
一
樣
，
正
視
歷
史
，
認
真
改
錯
，
聯
手
締
造
中
日
友
好
的
美
好
明

天
。

二
○
○
六
年
元
月
，
東
史
郎
去
世
後
，
陳
君
實
因
故
未
克
出
席
，
他
一
方
面
發
唁
電

表
示
悼
念
，
一
方
面
通
過
多
種
渠
道
向
內
地
呼
籲
，
希
望
國
家
有
關
方
面
對
東
史
郎
的
去

世
，
有
一
個
積
極
的
反
應
，
以
表
達
對
這
位
身
世
不
凡
的
逝
者
一
份
應
有
的
情
意
。
後
來

，
他
看
到
中
國
外
交
部
和
一
些
地
方
政
府
官
方
人
士
，
以
及
內
地
和
港
、
澳
、
台
民
間
和

媒
體
紛
紛
表
示
哀
悼
，
對
東
史
郎
的
﹁良
知
和
勇
氣
﹂
進
行
了
高
度
的
評
價
。
在
南
京
市

對
東
史
郎
的
追
思
會
上
，
市
委
宣
傳
部
長
葉
皓
發
表
了
深
情
的
講
話
。
中
國
駐
日
本
神
戶

總
領
館
派
員
和
南
京
對
外
友
協
副
會
長
、
南
京
大
屠
殺
紀
念
館
長
等
三
人
專
程
前
去
參
加

了
東
史
郎
的
追
悼
會
。
陳
君
實
感
到
我
們
對
東
史
郎
確
實
做
到
了
﹁有
情
有
義
﹂
。
他
深

為
自
己
的
國
家
和
民
族
而
自
豪
。

（
下
）

兩個重要的日子 陳 安C
F
女
士
的
《
浪
花
》

許
定
銘

求
雨

陳
魯
民

經濟危機時代的溫情需要
勞 月

吃
湯
圓

艾

京

不能淡忘的紀念 羽 萌

──陳君實日本花崗之行

趙本山的小品和電視劇把東北方言推
向了全國，如今，內地幾乎人人都理解
「忽悠」和 「得瑟」的含義了。單說這個
「得瑟」，內涵其實是十分複雜的，不僅

有張揚、誇張之義，也可用於臭美、顯擺
等。

得瑟有時候是動詞，有時候是形容詞。譬如， 「他是一
個很得瑟的人」，這裡的 「得瑟」，就是個形容詞。 「你不
要得瑟了」，就是動詞。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單看 「得瑟」這兩個漢字，很難判斷其真實含義。同有
些地方的方言一樣，應是音譯。具體怎麼寫，則是各有各的
寫法。

作家王元濤曾寫過一篇小說─《上學》，主人公是上世
紀七十年代的一群東北孩子。其中一個孩子說另外一個孩子
： 「他姐姐可抖擻了！」作者把 「得瑟」寫成 「抖擻」，二
者發音有點相似，而 「抖擻」兩字顯然又更文雅，這給我們
一個提示，莫非 「得瑟」真是古音的變種？

韓石山寫過一篇文章─《張季文章比較論》： 「與季
（羨林）相比，張（中行）先生還是差了些。」 「不是在技
巧上，若僅論技巧，張先生絕不遜於季先生，是差在文章的
品格上。可以設想，若張先生有這樣的經歷，寫起來保不準
會在筆下露出得色，至少不會像季先生那樣貶損自己，那麼
兜出老底兒。」這裡的 「得色」，乃 「得意之色」，但跟東
北方言中的 「得瑟」，音同，含義也差不太多。這同樣給我
們一個提示，若把 「得瑟」寫為 「得色」，豈不是讓國人更
容易理解一些？

「得瑟」 易水寒

在
這
個
因
金
融
風
暴
而
變
得
更
加
寒
冷
的
冬
天
，
卻
有
兩
個
日
子
使
我

感
到
分
外
溫
暖
。
那
溫
暖
似
乎
融
化
了
大
自
然
的
冰
雪
，
也
融
化
了
經
濟
蕭

條
的
霜
凍
，
至
少
在
那
兩
天
裡
，
我
好
像
聽
見
了
春
天
的
跫
然
足
音
。

那
是
一
月
十
九
日
。
凌
晨
近
四
點
，
在
費
城
賓
夕
法
尼
亞
大
學
醫
院
婦

產
科
，
有
一
對
孿
生
女
孩
誕
生
，
發
出
了
向
世
界
報
到
的
哭
聲
。
所
有
剛
出

世
的
嬰
孩
都
是
哭
着
而
來
，
因
為
他
們
（
她
們
）
還
不
會
笑
，
只
能
以
哭
代

笑
，
來
表
示
他
們
（
她
們
）
降
臨
人
間
的
歡
樂
和
欣
喜
。

我
的
這
對
雙
胞
胎
孫
女
以
哭
代
笑
而
來
，
假
如
她
們
知
道
自
己
誕
生
在

美
國
的
一
個
重
要
紀
念
日
，
誕
生
在
﹁小
馬
丁
．
路
德
．

金
日
﹂
，
她
們
或
許
會
哭
得
笑
得
更
響
亮
，
更
持
久
。
她

們
暫
時
還
不
知
道
，
她
們
屬
於
美
國
的
少
數
民
族
，
她
們

的
父
親
和
祖
父
母
來
自
中
國
，
她
們
的
母
親
和
外
祖
父
母

來
自
羅
馬
尼
亞
。
她
們
還
不
知
道
，
先
前
在
美
國
，
少
數

民
族
往
往
被
忽
視
，
常
常
受
歧
視
，
正
是
馬
丁
．
路
德
．

金
，
用
他
的
夢
想
，
更
用
他
的
生
命
，
為
黑
人
和
其
他
少

數
民
族
贏
得
了
平
等
的
權
利
。

馬
丁
．
路
德
．
金
曾
說
：
﹁我
有
一
個
夢
想
，
有
那

麼
一
天
，
我
的
四
個
小
孩
將
生
活
在

這
樣
一
個
國
家
，
在
那
裡
人
們
不
是

以
他
們
的
膚
色
而
是
以
他
們
的
品
質

來
對
他
們
作
出
評
價
。
﹂
如
果
在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期
，
種
族
平
等
還

只
是
這
位
民
權
運
動
領
袖
的
夢
想
，

那
麼
，
今
天
，
在
這
二
十
一
世
紀
初

期
，
他
的
這
個
夢
想
已
變
得
相
當
實
際
，
我
相
信
，
我
的

兩
個
小
孫
女
將
來
長
大
後
更
多
地
想
到
的
不
會
是
自
己
的

﹁膚
色
﹂
，
而
是
自
己
的
﹁品
質
﹂
。

孫
女
們
呱
呱
墜
地
的
第
二
天
，
也
即
一
月
二
十
日
，

我
這
個
﹁相
信
﹂就
得
到
了
證
實
。
這
是
美
國
新
總
統
就
職

的
日
子
。
這
位
總
統
的
膚
色
原
來
是
最
受
歧
視
的
，
可
這

一
天
，
終
於
史
無
前
例
，
破
天
荒
第
一
次
，
有
一
個
黑
人

總
統
在
白
宮
橢
圓
形
辦
公
室
的
辦
公
桌
旁
邊
坐
了
下
來
。

我
的
孫
女
們
正
是
誕
生
在
﹁奧
巴
馬
時
代
﹂
啟
動
的

時
刻
。
這
將
是
一
個
多
元
化
時
代
。
奧
巴
馬
本
人
就
是
多

元
化
的
典
型
。
他
血
液
中
的
不
同
色
素
，
他
的
黑
、
白
、
黃
親
人
，
他
留
下

過
足
跡
的
非
洲
、
亞
洲
，
他
生
活
過
的
夏
威
夷
、
芝
加
哥
、
紐
約
、
華
盛
頓

，
這
一
切
都
不
會
使
白
宮
成
為
清
一
色
的
白
色
，
不
會
使
美
國
返
回
馬
丁
．

路
德
．
金
因
夢
想
而
犧
牲
的
年
代
。
我
相
信
，
我
的
孫
女
們
將
愉
快
地
成
長

在
這
個
多
元
化
時
代
、
多
元
化
國
家
，
並
會
去
愉
快
地
探
望
她
們
祖
父
母
和

外
祖
父
母
的
故
國
，
去
布
加
勒
斯
特
、
康
斯
坦
薩
，
去
北
京
、
上
海
，
去
講

羅
馬
尼
亞
語
，
去
講
漢
語
，
去
知
道
天
下
真
小
，
世
界
可
以
大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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